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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军官教育团办学始末朱德军官教育团办学始末

在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大道中
段，坐落着一处重要革命旧址——
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这处旧址是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所属的五处革
命旧址之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和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
地。作为1927年我们党在南昌开展
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朱德军官教
育团培养了1000多名军政骨干，其
中大部分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革命
斗争，在南昌起义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北伐战争后期，随着国民党右
派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中国共产
党人深刻意识到抓紧培养大批军事
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27 年 1
月，从国外学习归来不久的朱德，
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往南昌工作。当
时驻守江西的是朱德早在云南陆军
讲武堂求学时的同窗，时任国民党
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
挥朱培德的部队。朱德抓住当时朱
培德急于扩充军队、提高战斗力的
心理，向他建议成立一个军官教育
团，这一建议获采纳。

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朱
德以原江西陆军讲武堂校舍为校
址，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
育团并担任团长。军官教育团名义
上隶属于朱培德的第三军，实际上
接受中共中央军事部的领导，成为
我们党培养军政人才的重要阵地。

朱德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从事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15年在
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护
国战争，屡建战功，在滇军中有很
高的威望。教育团创办后，滇军各
部队的进步青年军官欢欣鼓舞，奔
走相告，纷纷要求入校学习。江西
各地的许多进步青年也积极前来报
考。1927 年初，学校正式接收学
员。同年 2 月，仅创办一个多月的
军官教育团就接收了学员 1100 余
人。全团共编为 3 个营。第一、二
营共 700 余人，学员多数来源于滇
军中排级以上的军官，他们大多数
是行伍出身的工农子弟；第三营是
学兵营，400 余人，大部分是从各
地选拔的决心投身革命的有志青
年。军官教育团内的中下级军官和
教官，除从第三军抽调外，还有随
朱德来南昌的原二十军考察团成员

以及原来在广州的第三军军事政治
训练班的毕业生。他们在任职前先
经过测验，再逐个考察军事实地指
挥的能力，然后按照考核成绩分别
委任连、排级职务。

当时，军官教育团里的共产党
组织虽然是公开的，但党员及其活
动是带有秘密性的。办学期间，在
共产党的党支部书记陈奇涵（新中
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等人的
领导下，军官教育团各营各连队迅
速秘密建立起党组织，积极发展进
步学员入党。最初，每个连队只有
几名共产党员，经过几个月的努
力，到学期结束时，每个连都已发
展到十余人，有的连队共产党员人
数甚至达到了学员人数的三分之
一。赵镕（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
将军衔）等学员就是在这一时期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军官教育团非常重视学员的政
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办学之初，朱
德明确指出：“我们办校必须为革
命，不能因袭旧规。我们必须注意
学员的政治进步和思想改造，所学
军事知识才能为革命服务。”军官教
育团最初的教学计划基于旧式教学
理念，只是填鸭式的“三操两讲”，
强调“服从”。朱德认为，这样因袭
旧规不能为革命培养人才，只有提
高学员的政治素质，才能让他们把
所学的军事知识服务于革命。因
此，他将“三操两讲”改为“三操
四讲”，增加了政治课的内容。政治
课主要讲授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

题、社会问题等。朱德在授课中常
常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革
命所处的阶段和面临的形势，教育
学员既要坚持长期革命的思想，也
要保持终身为革命的坚强意志。朱
德不仅注重政治教育，而且重视实
践教育。办学期间，朱德曾派学员
到附近县做群众工作，开展工农运
动，帮助地方建立工会和农民协
会。1927 年 4 月，为震慑国民党右
派势力，朱德还率军官教育团部分
官兵前往抚州临川一带剿匪。这些
举措既让学员们积累了革命斗争的
经验，更拉近了官兵与农民之间的
距离，为日后开展工农运动奠定了
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他还邀请
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
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
平、曾天宇等人授课。在军事训练
中，军官教育团以《步兵操典》为
教材，对学员进行严格训练，尤其
注重提升学员的身体素质和部队战
斗力，还经常进行野外演习。教学
过程中，朱德对学员非常关心，吃
饭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里。军官教
育团实行说服教育，严禁打骂，军
官、学员一律平等。据教育团学员
杨先培在其文章《朱总司令和军官
教育团》中回忆：“他经常把当时的
国内外时事讲解给我们听，使我们
懂得很多问题和革命道理，他总是
谆谆教导我们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思想，为革命奋斗到底的
决心，教育我们不要光顾个人利
益，个人升官发财。同志们在团长

的启发教育下，觉悟都有极大的提
高。”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国民党反动派开始进行大规模的

“清党”运动。1927年6月，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的形势更加严峻，当
朱德在得知朱培德准备“礼送共产
党人出境，禁止工农运动，宣布南
昌戒严”的消息后，他迅速将军官
教育团的第一、二营学员提前毕
业，只留下第三营留团继续学习，
一、二营学员除少数回原部队外，
绝大部分都由朱德做了有计划的分
散。他们被分派到赣江流域、鄱阳
湖周围各县和南浔铁路线上从事工
会、农协工作，有的学员还担任了
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负责
人。赵镕于南昌起义爆发后奔赴前
线，被编入朱德领导的第九军，后
又随军转战三河坝、参与湘南起义
并走上井冈山。1927年春转入军官
教育团的周建屏在南昌起义中，随
教育团奉命作为预备队，负责监视
和歼灭驻地附近的敌人，1929年他
奉命前往赣东北，与方志敏一同建
设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红
十军、红十一军军长等职务。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爆
发，在朱德的带领下，军官教育团
学员约1个营的兵力共400余人参加
了起义。由于军官教育团兵力薄
弱，武器较差，子弹缺乏，参加起
义的学员被安排作为预备队，负责
监视进贤门、小花园等方向的敌
军，担负警戒、控防任务，配合主
力作战。周恩来曾高度评价朱德在
南昌起义中的重要贡献，称赞他

“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他为
起义部队寻找驻地，与敌军上层人
物交往，掌握敌情，为起义战斗的
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工作”。

朱德军官教育团的办学时间虽
然不长，但在大革命后期为江西革
命斗争培养了一批军政人才，并为
南昌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办学
实践也为党此后开展军事教育、培
养革命军政骨干积累了宝贵经验。

“天下”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
重要观念，它不仅具有地理疆域的
含义，而且承载着一套蕴含秩序、
价值与认同的文化体系，构成了中
国人独有的精神视域。我国最早的
诗歌总集《诗经》，记录了这一观
念的早期形态，为我们探寻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提供了重要文本
依据。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
中的这句千古咏叹，描绘了约3000
年前周人观念中的天下图景。《诗
经》所呈现的天下观，并非单纯的
地理认知，而是关于疆域、政治、
伦理与文化的整体看法。这一观念
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千年中国传统社
会的政治理念、社会理想与精神
气质。

《商颂·玄鸟》有言，“邦畿千
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
来假，来假祁祁”。诗句既宣示王
权疆域，又承载着一种空间想象与
文化认同：王畿居中，礼序由内向
外层层推展，远及四极八荒。在周
人看来，“天下”并非诸多邦国的
简单并存，而是有中心可依、有边
界可循、有秩序可守、有归属可系
的整体性空间。疆土虽广，终归一
统；生民虽众，同属一域。

《诗经》 中反复出现“四方”

“四国”“万邦”等意象，它们共同
构成了周人对于天下的想象。《大
雅·民劳》有云：“惠此中国，以
绥四方。”诗中“中国”与“四
方”对举，既标示出空间边界，也
体现了二者内在的关联。以中心区
域的安定维系四方的安宁，反映出
把“天下”视为一体的空间意识，
承载着修己安人、天下归仁的政治
理想。《诗经》以鲜明而笃定的文
辞，把分散的空间想象凝聚为天下
一体的共同认知：天地之内，虽有
远近之分、尊卑之别，且诸多差异
并存，但万物万民同归于一套秩
序，共处在一个完整的天下之中。
这一整体性的空间意识，构成后世

“大一统”理念的重要思想渊源。
周人依托具体的政治实践，将

抽象的天下观念转化为现实政治秩
序。《大雅·江汉》 载：“式辟四
方，彻我疆土。”《大雅·崧高》
载，“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开
疆拓土巩固边陲，分封诸侯以固根
基，营建都邑以定封疆。《诗经》
以诗存史，记录了周人建构天下的
宏大愿景。“四方”“天下”等语汇
的演变，不只是词语内涵的变化，
更是早期华夏由多元邦国迈向秩序
一统的观念见证与历史记忆。

《诗经》中的天下观念，体现
出中国古人将德行视为王权统治正

当性来源的理念。《大雅·文王》
载，“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诗篇
以商周更替为例，说明天命无常，
可能转移，劝诫统治者要敬天法
祖、以殷为鉴。《大雅·皇矣》有
言：“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
四方，求民之莫。”上天俯瞰四
方、洞察万民，评判君主贤愚、天
下治乱的依据，不在于权势强弱，
而在于能否安定民众、修德律己。
在周人的观念里，统治者唯有崇德
守礼、体恤生民，才能承天命而安
天下。《诗经》多次称颂文王、武
王，称引“聿修厥德”，提出治理
天下者先要修持自身，安天下者先
要体恤民众。天下的稳固，不在于
兵备强盛，而在于德行深厚；王权
的正当性，不依仗强大的武力，而
植根于德行持守与民心所向。修
德，则天命归附、天下安定；失
德，则天命转移、天下失序。这一
认识将德行确立为维系天下秩序的
核心，由此形成以德配天、敬德保
民的思想，并对后世产生深刻
影响。

在 《诗经》 的思想视域中，
“天下”也是人伦秩序与自然法则
的统一。《大雅·烝民》有言：“天
生烝民，有物有则。”上天化育万
民，世间万物皆有其内在法则。统
治者的使命，在于顺承天道、呼应

民心、遵循法度，使天下万民各安
其位、各得其所。

礼乐诗教，是天下秩序赖以维
系的文明根基。西周依托诗教与礼
乐教化，化解方国、部族之间的文
化隔阂，凝聚共识，塑造文化认
同。《鲁颂·閟宫》 用“莫不率
从”言及周边族群，更以“淮夷来
同”四字点明要义。“来同”意味
着主动归服，是对共通秩序与文明
的接纳，而非武力压服下的屈从。
《大雅·生民》以周人始祖后稷的
功业凝聚族群血脉记忆；《小雅·
鹿鸣》以“鼓瑟吹笙”的雅乐敦睦
邦国交往情谊。风、雅、颂各篇，
或出自王都，或采自远方，体式参
差、声调各异，却共同承载着一套
礼乐精神与价值理想。

《诗经》 所呈现的天下想象，
反映了约3000年前华夏先民对自我
的认知与对天下的看法，其中蕴含
的天下归仁、以德配天、敬德保民
等天下观念，对后世具有重要的启
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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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1985 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的，
我工作单位与颐和园隔路相对，站在单
位主楼顶上，就能看见颐和园的佛香
阁。那时有人问我在哪里工作，我习惯
性地说“在西郊”；如果再问，就说是
在颐和园附近。

那时的颐和园，于我而言，更像是
一个地理坐标，而非一座优美的园林。
我真正走进它，是在一个深秋的午后。
那天下午，同事的校友来访，我们便一
同陪她去颐和园。我们从东宫门进去，
经过仁寿殿前向昆明湖边走去。深秋的
昆明湖，水色澄碧，微风拂过水面，漾
起层层细波。我们三人租了一条小船，
慢慢悠悠地向十七孔桥方向划去。船桨
在我的手中起起落落，水声与笑声在湖
面上温柔交响。那是我第一次划船，也
是第一次在昆明湖划船，那种感觉至今
难忘。船到湖心时，我停下桨，回望万
寿山，佛香阁在秋日的斜阳里镀上一层
金黄，琉璃瓦熠熠生辉，那恢宏的气度
和典雅的古韵令我心旷神怡、沉醉其
中。自从那次湖面泛舟之后，颐和园便
成为我招待来京亲友的固定去处。于
是，我与颐和园的交往，便从这一次次
的“陪游”中，渐渐深厚起来。但在我
的不同年龄段，我与颐和园相处的方式
也在悄然变化。

20多岁时，我陪同学、陪朋友逛颐
和园，是脚步匆匆，是“走马观花”，
看的是风景、记忆的是碎片。那时的颐
和园，于我而言，更像是一座巨大的公
园，而非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园林。我
们走长廊、登万寿山、看铜牛，在石舫
前合影留念，一路上看的是景观，聊的
是旧事。走完颐和园，便算是尽了地主
之谊。那时的我，对颐和园的了解，也
仅限于从东宫门到石舫，偶尔爬爬万寿
山，仿佛是一个匆匆过客。至于后山、
西堤、苏州街这些景区，我几乎从未
涉足。

30岁以后，颐和园便成了我带孩子
散步的后花园。周末，我常常推着童
车，从东宫门进去，沿着长廊走到排云
殿前，边走边给孩子讲长廊梁枋上的彩
画故事——桃园三结义、黛玉葬花、哪
吒闹海。也不管孩子听不听得懂，我和
妻子便自顾自地讲着，走累了便在长廊
里坐下，看湖光山色，看游人如织。那
时候的颐和园很少有零食卖，所以，每
次出门前，妻子总要往包里塞上一点零
食，或是几块饼干，或是几颗糖果，以
备孩子不耐烦时应急之用。孩子大一
点，夏天我们就带着她去划船，冬天去
滑冰。那时的颐和园，于我而言，已不
仅仅是赏心悦目的艺术品，还是一个充
满生活气息的乐园，更是陪伴孩子成长
的温馨家园。

40岁以后，孩子忙于学业，我们忙
于事业，颐和园便渐渐淡出了我们的日
常生活。特别是轿车进入家庭之后，我
们的出行半径一下子扩大了许多，周末
的选择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北京作为一
座千年古都，周边可去之处实在太多
——怀柔的山、平谷的水、延庆的冰
灯、密云的滑雪场，还有京郊那些星罗
棋布的乡野民宿。于是，颐和园便成了
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老邻居。偶尔想
起，也仅仅是为了春看绚烂的玉兰、夏
赏娇美的荷花、秋闻馨香的桂花、冬寻
凌寒的蜡梅。那几年，颐和园于我，更
像是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知道它一
直在那里，却鲜有登门拜访的兴致。

50岁以后，孩子长大成人，远赴他
乡求学。颐和园又回到了我和妻子的生
活中，我们经常漫步在颐和园的每一个
角落。但此时的颐和园，在我眼中又有
了新的模样。年轻时看它，是艺术品，
是风景；中年时看它，是生活的背景，
是陪伴孩子成长的好伙伴；而此时再看
它，却多了一层岁月的沉淀与人生的况
味。走进北如意门可以避开人流的拥
挤，在山水之间、在曲径通幽处寻觅可
以安放思绪的角落。虽然也常驻足小
憩，但仍有一丝行色匆匆的感觉。那时
的我，心里还装着许多对工作事务的思
考，脚步虽踏进了园子，心却还留在
园外。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到了耳顺之
年。退休后没有了朝九晚五的忙碌，时

间充裕起来。再去颐和园，我往往一个

人去，随心所欲走到哪里算哪里，看什

么顺眼就停下来。因为住处离北宫门最

近，我就从北宫门入园，沿着山后小道

缓缓而行，脚下是青石板铺就的小径，

两旁古木参天，浓荫蔽日。阳光透过枝

叶的缝隙洒落下来，斑斑驳驳地落在青

石板上，像是谁不经意间撒下了一把碎

金。我常常放慢脚步，留心观察颐和园

的变化。游客比从前多了，不同肤色、

操着各种语言和口音的游客摩肩接踵，

穿梭往来，让这座古老的皇家园林平添

了几分国际化的气息。我发现，那些南

腔北调的喧闹，那些熙熙攘攘的身影，

那些摆着各种姿态拍照的面孔，特别是

那些上了年纪的外地游客，戴着耳麦听

导游介绍的神情，仿佛都成为颐和园不

可或缺的人文景观。看到这些，我不禁

在心底涌起一些遐思和感慨。颐和园始

建于1750年，原名清漪园，为乾隆皇帝

所建，后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光

绪年间重建并改名颐和园。从1888年改

名颐和园算起至今也已 138 年了。138
年光阴，于这座园林而言，不过是树木

长了一圈又一圈年轮，廊柱添了几道裂

纹而已，山水楼阁历经百年风雨、见证

时代兴衰，依然大体保持着当年的模

样，而这座皇家园林也终于向寻常百姓

开放，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历史的

必然。

如今，颐和园由北京人的后花园，

变成了全国人民的会客厅，甚至成了各

国游客认识中国的一扇窗，更是我们讲

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舞台。我从前看物，

现在看人。看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面

孔，看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服饰，看他

们在古园中留下的千姿百态，倒也别有

一番趣味。

秋日的昆明湖，湖面波光粼粼，西

堤上的柳丝在秋风中轻轻摇曳。我沿着

西堤缓步行走，任凭秋日的阳光洒满肩

头，尽情享受这难得的时光与温暖。望

着湖对面的万寿山，佛香阁巍然屹立。

十七孔桥如长龙卧波，横跨在碧波之

上，桥洞与水中的倒影千变万化，构成

一幅幅流动的水墨画。几只游船在湖面

上缓缓驶过，只有眼前湖边的野鸭似乎

在向我致意。所谓“看山是山，看山不

是山，看山还是山”蕴含的哲理与意

境，竟在此刻于我心中有了新的体会。


